
07好作品
Email:jlrbdbf2@163.com 电话：（0431）88600605

东北风
2023年5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 孙艺凌

查干湖流进记忆中许多年

同时还有游进记忆中的

查干湖的胖头鱼。它肥美的

品质，瞬间膨胀为查干湖

纯洁而浩瀚的情怀

我是顺着查干湖的鱼香味

走进查干湖的，它的香像查干湖的

芦花，飘成我诗的意境，飘成

我对查干湖吟不够的激情

走进查干湖那片水域，梦境

也瞬间浩瀚起来，浩瀚成查干湖

渔民的胸怀和度量

不问它是否还认得我

从春天走来，翅膀刚一打开

就飞到了查干湖。赏查干湖

最美的风光，不假思索地越过

一片水域，翅膀也被查干湖

洗成一首会飞的诗歌

季节的脚步总是不声不响地

从身边走过。把它摁到一张纸上

一首诗就悄然诞生。我不问它

是不是认得我，只关心我诗里

有没有查干湖的优美和韵律

查干湖流进记忆[外一首]

□东方惠

遇雪遇风，一段旅程

向西一直前行

风吹着雪花扑在挡风玻璃上

迷离的眼紧盯着迷乱的前方

扰了愉悦的心情

多么希望

对开的车道上没有交汇的车影

那样，风雪不会更加迷乱

前程安宁

路，延伸至无尽的远方

而我将在下一个出口驶离

风雪还会与路人伴行

既然在路上

就会有雷雨、风雪

于是，放下心情

把旅程中遭遇的一切未知和可能

当成我们人生遇到的风景

面对生活要从容和欣赏

所有的际遇都是云淡风轻

云淡风轻
□简 然

七星山下，西大河边，有一个神秘幽静的去处——狮子岩。

清秋之夜，我独自一人踏着月光，在江边信步徜徉。

倚着栏杆，夜风微凉。

明月之夜，岩石质地的“狮子”轮廓清晰可辨。如果带着点儿寻找的心情观望，这

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我的周围，青苔石阶，垂柳成排，静默如诗。风，舞动梧桐

的叶子，吟唱出轻轻浅浅的旋律。

忽然觉得，在这如此静逸氛围中，是该着一袭青衫，诵读一部古卷才是吧？看满

地的月光空明如积水，听秋虫的低语如梦呓。

万籁俱静。河流在黑暗里涌动，河面上，可见的微澜，折射着皎白的月光，闪闪烁

烁如碎银般。河流的转弯处，是一座游乐场，此时，已寂静了喧嚣，正披着月光，睡得

安然而香甜。向南，路灯沿着河岸亮成两条橘色的线，将城市的高楼推得很远很远。

西岸，肃穆耸立的七星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不知名的杂树，枝叶交错，层层叠

叠。山势至此处半山腰笔直陡落，忽地形成了一道突兀的悬崖。山崖的顶部，有两块

组合成一体的巨大岩石，部分石体已伸出险峻笔直的崖壁，悬空河上，像极了狮子的

头，一并托住突起的山势，构成了雄狮的躯体。站在远处望去，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与

连绵的山势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特别是狮头隆起的鼻子，鼻梁再往前半米远，便是

数十米高的危崖，往下多看一眼，都让人心尖儿战栗。

清晰的狮子，静静地栖卧在河边，不需太多的想象力，就能感觉到这头雄狮的霸

气与威仪。

月光下，我凭着几分朦胧之意，沉醉于狮子岩在这幻境中构筑起的绝伦之美。对

啊，是因我在这俗世中徘徊太久，狂放渐收，怎么从未想过，去触摸一次心中的狮子

呢？

夜色中，旷古的宁静里，任思绪飘飞，睡意全无。

我想知道狮子是否真的睡着了。

犹豫片刻，我终于提起步子，趁着满天的月色，独自一人沿着小道，一路蹑手蹑

脚，绷紧着心，不知穿过了多少漆黑的树影，一步步向狮子岩攀去。

仿佛只为满足自己孩童般的好奇，又仿佛只为触摸心中的狮子。

山路弯之又弯，远之又远，有些虚幻。

在寂静的夜里不断寻索，伴着自己粗重的喘息声，我终于爬上了狮子的头顶，陌

生的感觉顿时消逝。

俯瞰河面，风轻轻拂过，心陡然变得无比澄澈安宁。胸中堆积的阴郁云朵，随风

散去。原来人生真的可以由自己来掌控，只要心怀梦想，拥有激情，就可以站在彩虹

之巅，将生命舞成一道绚丽的风景。

月光中，我站在狮子的头顶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轻盈，灵魂变得无比

宁静。

月光中，我站在狮子的头顶上，梳理着脑海纷涌的思绪。我已分不清，此时的我，

到底是人还是狮子？或者，年少的时候，我是狮子，年老的时候，我又悄然变回我自

己？

月光幽静，夜色迷蒙。

我迎着夜风，站在狮子的头顶上。

狮子是睡了，与它相比，我是如此的年轻。

狮子岩狮子岩
□□张张 玲玲

一
河套的水很清，流得缓慢。

沿着河岸看水流，听水声，目光被河水锁住，脚步也走得很慢。

这一刻，只有时间，在我和水之间流淌。

家乡有两条河，一条名曰东河套，一条名曰西河套。其位置不言而喻。一条在太阳升起

的方位，一条位于日落西山的方向。无从考证东河套与西河套名字的由来，老辈人一直这样

叫。

河套两岸密密匝匝生长着柳毛子，因阳光充沛，河水滋养，柳毛子长得笔直粗实，一年

年，一茬茬供养河套两岸的生灵。就连野花、碧草、野菜，都吐着河床的气韵。小时候，来河

边玩耍的我们，常常看见野猪、马鹿、狍子等动物来河边喝水。

毕竟多年没来河套了，但我知道河套不会忘记我，就像我不会忘记它一样。

儿时狗刨比赛在这里拉开序幕。缓缓流动的河水被喊声、水声、鸟叫声、泥鳅般的奋争

声，惊得慌忙奔流。

春夏之交，河岸植被茂密，野花簇簇。我们来到河汊找野鸭蛋。遇到旱年头，河套瘦成

一脉溪流。我们甩掉鞋，小姑娘挽上裤腿，小小子脱得只剩一条小裤衩。作妖的淘小子还会

光不出溜出现在柳毛趟子里，故意在小姑娘面前一闪，做个鬼脸，然后钻进河汊拐弯处。

一顿叫嚷声，惊起数只野鸭，我们朝着野鸭飞起的方向，去找野鸭蛋。穿过芦苇塘，钻进

柳毛棵子，我们不害怕遇到蛇，也不担心有狼跑出来。每一次，都是收获满满。

在河床里用罐头瓶子诱鱼，用青蛙钓蝲蛄，都是我们的拿手绝活儿。那时的河水清得能

看出小脚丫的脚趾头，河床底下的泥沙和小石子挠得我们脚掌痒痒的。河套里的柳根鱼、川

丁子、泥鳅、鲶鱼、七星子、老头鱼特别多。成球的蝲蛄被我们收编到筐里，晚上就能吃到一

顿鲜美的蝲蛄豆腐。

二
我一边走，一边寻找岸边的芦苇。

小时候的芦苇塘藏着我们太多记忆，挖芦根、折苇花、打游击、藏猫猫、割芦苇。每一件

都带着童年的光。芦苇是支撑每家每户的功臣，一件件由苇子编成的篓筐；一张张用苇子编

成的席子、帘子、围囤，换成每家每户的油盐酱醋，乃至新衣、书包。

芦苇塘是我们童年很野很野的风景。一次，大憨跟我们藏猫儿，浩浩荡荡的芦苇塘，迷

宫一般。他找了一块芦苇特别密实的地儿藏起来，让我们翻了好一阵也没找到，我们被折腾

得躺在芦苇塘边喘粗气、看云游。天色暗下来，肚子咕咕叫，我们对着芦苇塘喊：“大憨回家

吃饭了”，便悻悻跑回家中。原以为大憨过一会儿就会跑出来回家。谁知吃过晚饭，大憨娘

跑到我家找大憨。

天色变得更加灰暗，我们领着大憨娘来到芦苇塘。对着芦苇塘一顿喊，边喊边把芦苇扒

拉得东倒西歪。足有两里地的芦苇塘嘈杂声打破夜幕，就在这时，大憨揉着眼睛走出来，赖

叽地说：“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不算你们找到的。”看大憨那样，我们笑岔气了。大憨娘一听，

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给大憨一撇子，大声说：“你个傻小子，天都麻黑了，你咋还猫着呢？不

怕大灰狼给你叼去啊！”

“我藏得严实，他们找不到我，我就睡着了，正做梦吃苹果呢，你们就把我吵醒了。”大憨

用袖子抹了一下大鼻涕，又好似回味梦中的苹果滋味。后来我们一提藏猫儿，小伙伴就会拿

大憨说事，无非又是大笑一场。

只是现在的芦苇塘瘦了。它还能否撑起我们那段儿时趣事？

三
河套里，有童年的欢乐，也有童年的忧伤。那时，我们常用芦苇折一条小船，小心翼翼

交给河水，将我们的无忧无虑，还有一颗驰骋的心，一并交付给手中的小船，让它顺着河水

流向远方。那时，幼小的我们还不知道诗与远方这个词，只是带着神秘向往，将梦幻根植

于心。

记得那年秋季，十多岁的我们一起到河套对岸攋猪食菜。秋雨来袭，我们背着背筐匆匆

忙忙往家走。来到河套过桥时，小云脚底一滑，人和背筐都掉进河里。所谓的桥，就是两根

柞木杆子一横。我们用一根木杆将小云拽了上来，她对着河中飘走的猪食菜和背筐，嚎啕大

哭。

童年的时光是苦涩的，是真实的，又是最纯净的，正如张炜老师所言：“童年这一段是生

命里最重要的时光，不怕短，只怕没有故乡。”

一次次在回忆中与河套相遇，与故乡重逢。在这样的行走中，我变得宁静简单，物我两

忘。我沉浸在与山水、飞鸟、昆虫、落叶的对话中。

河 套
□王玉欣

当碧波荡漾的河水悠然自得地流淌，当茂盛的

绿草散发出清新的芳香，当桃花红梨花白杏花茂

盛，当低垂的柳枝由鹅黄泛绿穿上俏丽的“时

装”……或许是经历冬季寒冷的缘故，我对春天的

到来格外欣喜，激动不已。尽管姗姗来迟的春天气

温像“心电图”“过山车”，那么“任性”，但这并不影

响我对春天的无限爱恋、热烈礼赞。我张开双臂，

深情地拥抱春天，亲近春天，折一枝绿柳吹响春

天！

小心翼翼将一枝粗细适宜、笔直圆润的柳枝，

截成一两寸长，拧松柳枝的皮，然后抽出里面的白

枝条，留下的柳枝皮管不能破裂。再把皮管的一端

用小刀削去约5毫米的外皮，将留有内皮的部分捏

成椭圆形“吹嘴”，一个小巧玲珑、简约漂亮的柳笛

也叫柳哨，就这样做成了。有一首诗《柳笛》这样

写道：“折枝嫩柳用心揉，抽掉白筋管洞留。捏扁

顶尖除老皱，吹出小调荡山沟。笛音唤醒清溪唱，

箫曲招来翠鸟啾。合奏家乡春景美，安康日子乐无

忧。”把制作柳笛、吹响柳笛的幸福欢乐，描绘得鲜

活生动、情真意切。

星期天或放学后，小伙伴们除了拿石片打水

漂，大多时候就是折柔嫩有韧性的柳条做柳笛、编

织柳帽。柳帽编好后戴在头上，我们模仿电影战斗

故事里的情节，手里握着或腰间别着一把自刻的木

头手枪，分敌我两组，用矮墙或树身做掩体，吹柳

笛发出低沉的“暗号”，然后进行激烈“交火”。失

败的一方爬到榆树上，摘榆树钱给胜利的一方吃。

榆树钱就是榆树的种子，因为它的形状非常像古时

候的钱币，所以取名为榆树钱。刚结出来的榆树钱

淡黄色、亮晶晶、弥漫着香气，吃到嘴里既解饿又

香甜、清爽可口，那滋味真是美妙极了……无忧无

虑的童年，带给我们无处不在的惬意、欢乐。

斗转星移，岁月如歌。如今我已人到中年，时常聆听《春之声圆舞曲》，那婉转、

悠扬、热烈的音乐，让人产生一种在柔和的阳光下，微风习习，溪水潺潺，进而陶醉

于和谐恬静、鸟语花香的意境中，心中珍藏永不褪色的记忆。而此时此刻，我竟像

一个顽皮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把柳笛含在嘴里吹起来。时而音色舒缓，低沉浑厚；

时而音韵高昂，优雅清亮……多想用尽情的独奏抒发心声，演绎出气势磅礴的春之

声交响曲！

折一枝绿柳吹响春天，勾起了我的乡愁和对童年时代的幸福回忆，增添了

我的无限乐趣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奏响了我生命和人生征程上新的豪迈进

行曲……

折
一
枝
绿
柳
吹
响
春
天

□
王
维
明

东北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一直到了四月。阳光一天比一天明亮，天空也一天比一天明朗。虽

然间或有降温和大风，但是，春天毕竟不可阻挡地来了。

那柔和的日光和湛蓝的天空，使人不能一直在屋子里待下去，每日，

必得出去几回。晒晒太阳，吹吹风。如果来到郊外，那就昂首挺胸，做深

呼吸。瞬间，混合着泥土气与青草香的凉凉味道，让人精神振奋。

漫步小区，有工人在干活。细望，原来是在给园区树木“松绑”。从小

区初建到居民入住，几年光阴过去。而今，这些树木在此落地生根，扎稳

脚跟——该是为它们松绑的时候了。

那些木方搭成支架，使得小区园林杂乱无章。而今，缠绕在这些木方

上的铁丝，锈迹斑斑，工人们奋力用铁钳将其拧开，再把每一棵树身上缠

缠绕绕的铁丝也都拧下来。

似乎为时已晚。这些铁丝，早已一圈一圈，嵌进了树干里。可怜的树

身上，总有那么一圈呈深褐色，树皮破裂，伤痕累累。

抬头望望，树梢上在鼓鼓地冒出绿芽。嗯，好歹，抢救行动还算及

时。这些树，总算还活着。

“我们是来解救它了。”一位老人一边干活，一边悠悠对我说。

四目相对。我们又一齐望向这些成长中的小树。

把铁丝缠在树上……树在长大呀！另一位工人闻声，表示不应该用

铁丝，应该用草绳。在他的记忆里，从前栽树都用草绳捆绑固定。

草绳和铁丝。一个绵软温柔，一个尖利冷硬。一棵新落地的小树，会

碰上哪种命运呢？

在新落成的公园里散步。同样是新栽的树木，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被木方紧紧支撑的松柳榆杨，在广袤空间里肆意生长。它们也是在

去冬刚刚被栽植。大雪漫天，寒风扑面。隆冬之后，这是它们落成新家后

的第一个春天。

仔细来到跟前，伫立凝望——与木方相连的树身上，丝毫没有铁丝的

痕迹。不但没有锋利的铁丝，树身与木方接触的部位，还被细心地用丝棉

缠绕。只有那些支撑它直立的木方，相互间用铁丝紧紧固定在一起。这

些木方合力，用自己温柔的“木身”营造出了一方仅可容下树干的空间，使

得这些新树稳稳站立。

一瞬间，唏嘘不已。原来，不用铁丝，甚至不用草绳，树身上轻轻覆

上一层丝棉，竟也可以达到牢牢支撑的目的。一棵树要长在哪里，与谁为

邻，被简单粗暴还是温柔以待，会有多么不同。

如此看来，那些被铁丝缠缠绕绕的树木，简直是受到了一次残害和虐

待。那些栽下树木拍拍屁股就走掉的人，那些不考虑到了日子就及时为

树木松绑的人，对这些无声的草木，简直犯下了一次“渎职罪”。

草木无言，然而无言的生命来到这大地上，要经历几番磨难，多少风

雨，才能变成此时此刻供我们眼前欣赏流连的风景？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而大地上的一棵树，只要扎下根

来，就巍巍然在深山、在湖畔、在街旁傲然屹立。它们用一缕幽香、一身青

翠、一地浓荫，无声地、长久地抚慰着世人的心。也许，就此意义而言，它

们才是这世间的真正好物。

《女人花》里，梅艳芳深情缱绻地唱道：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

我内心的寂寞。人心，最怕的是寂寞。而大地上花草树木，它们的生命之

初，同样脆弱得需要被深情呵护啊。

人生苦短。树生，却可以很长。在《树梢上的中国》这本书里，著名文

化学者梁衡先生记述了他为寻访古树而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故事。在山

东，他仰望莒县浮来山上3000年的老银杏树；在陕西，他注视佳县红枣园

里1400年的红枣王；在黑龙江绥棱县，他造访了杳无人迹的最后一片原

始林；在云南腾冲，他惊讶于叹为观止的地上“热海”，而这，正是因为满山

绿树饱饱地蓄足了水分，再让这水分渗入地下而形成的奇妙景观……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如果没有树木，天地间何其荒凉。纷繁的树

木，以及它们所营造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才是这大地上的最绚丽的风

景。

走走，停停。又见街边刚刚被修剪过的柳树，柔枝纷披，分外袅娜。

这些颇具树龄的老树，将在盛夏长得蓊蓊郁郁。春天来临前的某一天，它

们被集体修剪了枝干。像一个人，顶着一头芜杂的头发去了一趟理发店，

再出得门来，面目清朗，神清气爽。

春天一来，这些老树就纷纷抽出新枝，长出嫩芽——它们再一次焕发

了生机。

常常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是古老典籍里对人心的劝诫。而爱护

一棵树，也要常常为它修理新枝。

与树为邻，鸟鸣嘤嘤。自古以来，“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景象，

就是中国人心心念念的田园梦，是无数人感慨系之的“终南山”。而那些

在晴空丽日下刷刷作响的鲜枝，那些在风声雨声中灼灼其华的绿叶，世世

代代，一直大地背景般地与人相依相偎。古老的树木默默地，陪伴了多少

殷切的期待，多少缱绻的守望，多少热诚思念，多少欢乐的时光。

所以啊，今生今世，如果有缘，即使面对一棵弱小之树，也请你，伸出

一双温柔手。

只盼望一双温柔手
□王小微


